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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吕思一路向南而行，房婷带着文章鱼和赵宇上

紧紧跟随。

吕思自从离开宛东山后，经历了太多的人间悲

苦，信念被磨炼得愈加坚定，心智被锻造得更加机

敏，身上再无初出江湖时的热血莽撞。

房婷自小生活在宠爱之中，眼前又有文章鱼

和赵宇上由她任意使唤，因此她的性子越发骄横。

她虽然喜欢吕思，但又放不下骄傲的心性，于是就

不断地给吕思制造各种“麻烦”，以引起他对自己

的关注。

文章鱼和赵宇上见房婷对吕思有好感，心中醋

意横生，总是趁这房婷不备欺负吕思。他们俩每日嘲

弄吕思，一口一个小淫贼地叫着。

吕思则心如止水，任由他们讥讽，只因他要利

用梅松三侠帮助自己找到小塔黄。只有找到小塔

黄，他的肩胛骨才能愈合，武功才能恢复，才能替父

母报仇雪恨。

羌地原是青衣羌国的属地，青衣羌国被秦国所

灭后，羌王率领三万多名追随者，辗转来到红河附近

并在这里建国称王。

羌地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他们友好共处，互不

侵扰，以青色为主要服饰。因常年没有战争且农业发

达，羌地百姓生活得非常富足。

这一日中午，吕思一行四人来到羌地金沙江附

近。此时虽是深秋时节，但是此地依然青草遍地，牧

民居住的帐篷沿河而建，绵延数公里。

一个老妇人见到吕思四人后，脸上顿时堆满笑

意，连声招呼他们去家中做客。吕思等人早已饥肠辘

辘，于是欣然应允。

进得帐篷内，吕思见四壁布置得甚是清洁整

齐。北侧是一张八仙桌，桌上摆放着茶盘和瓜果。桌

子两侧是两把太师椅，右侧太师椅的旁边是一个布

帘遮挡的长方形门洞，门洞后面是卧室。帐篷门内

两侧分别摆放着一排低矮的长条桌子，桌子之下铺

着毛毯。吕思见到室内的家具，立时猜出这户人家

来自中原。

帐篷内原有两个孩童在玩耍，见到吕思四人进

入，忽地羞涩起来，一齐掀开布帘奔入内室，只是时

不时地掀起布帘一角探出头来张望。

老妇笑道：“你们不要见笑，我这两个小孙儿欺

生，这儿以前很少有中原人士前来，不知为何这段

时日经常有中原之人路过，还都说要去白马雪山找

什么小塔黄，几位客官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去找那

小塔黄。”

房婷微笑道：“听婆婆的口音应该是中原人

士吧？”

老妇道：“姑娘长得漂亮，耳朵也好使。我正

是中原人士，原属赵国，后来秦朝攻打我们赵国，

我就随同老汉一路讨饭来到这里。”叹了口气又

道：“这里的羌王对待百姓非常仁慈，只可惜被秦

国一路追杀，逃离至此。幸好这儿的民风淳朴，乡

邻们处得都很融洽。”

这妇人素来爱说话，今日见了中原人士话就

更多了。

房婷听她夸赞自己，心中高兴，瞧向吕思道：“婆

婆问你呢，你是不是也要来寻什么小塔黄？”

吕思向老妇问道：“婆婆是说近期有许多中原人

士去白马雪山寻找小塔黄吗？他们都有什么特征，比

如衣着打扮，身上是否带有兵刃等。”

老妇瞧向吕思道：“他们穿着打扮各异，不过身

上都带有兵刃。”

吕思心感奇怪，向老妇问道：“听婆婆所言，莫非

婆婆知道小塔黄？”

老妇笑道：“岂止我知道，我们这儿的人都听说

过。白马雪山上生长着大小两种塔黄，大塔黄经常有

人去采，但是小塔黄大伙儿都是听人传说，至今没有

一人采到过。”

吕思道：“莫非这小塔黄今年会开花结果？”

老妇笑道：“哎哟，这位小哥，我们这儿的人见

都没有见过，谁知道它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

呀？或许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小塔黄，它只不过是

一个传说罢了！”

房婷瞧向吕思道：“你是不是知道小塔黄今年要

开花结果了，快些说与我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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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迷上短剧，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起初我并

未在意，只当她闲来无事寻个乐子，直到有次回家，见

她和父亲举着手机靠在沙发上，眼角的皱纹里藏着笑

意，厨房里锅灶冰凉，我才惊觉事情有些不一样了。

“爸、妈，你俩都还没吃饭呢？”我放下包问道。她

如梦初醒，慌忙起身：“哎呀，就一集，看完就做。”那

一集之后还有一集，等我们吃上饭，天已黑透了。饭桌

上她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剧情，说短剧里的女主角如何

受了委屈，后来如何扬眉吐气。讲着讲着她眼圈泛红，

夹菜的筷子悬在半空。我忍不住笑她：“看个短剧，你

还当真了。”她却正色道：“你不懂，这里头讲的是人

情世故。”

此后我留了心，发现母亲的生活悄然变了样。

清晨6点多她便醒来，第一件事是摸手机，看看喜

欢的短剧有没有更新。买菜路上也戴着耳机，有回差

点被电动车蹭到，人家瞪她，她竟浑然不觉地继续往

前走。我提醒她注意安全，她点头应着，转头又跟我

说：“那剧里的婆婆太厉害了，比我刚嫁过来的时候，

村东头那个王婶还难缠。”她说得眉飞色舞，仿佛剧中

人就是她的街坊邻居。

最让我意外的，是母亲开始学用各种软件。她以

前连微信都嫌麻烦，如今为了看短剧，点赞、收藏、追

更，样样拿手。

有一次她兴奋地告诉我：“这个月我攒了不少积

分，可以免费看好几集呢！”那神情像个得了糖果的孩

子。我心里却酸了一下。小时候，母亲给我买糖吃，十

块八块的从不犹豫，轮到自己，却连几块钱的剧费都

要精打细算。

父亲和我起初是反对的，说母亲整天抱着手机，

连电视都不看了。有回父亲唠叨得多了，母亲头也不

抬地回一句：“你看你的新闻，我看我的短剧，各得其

乐。这不好吗？”父亲被噎得说不出话，后来竟也跟着

瞄了几眼，如今两人时常头挨着头讨论剧情，一个说

女主角太傻，一个说男主角不够体贴，争得面红耳赤，

倒比从前热闹了许多。

上周的一天半夜，我起来喝水，看见母亲房间的

灯还亮着，透过门缝，见她戴着老花镜，手机凑得极

近，屏幕上光影闪烁，映着她专注的侧脸。她大概以为

我睡了，轻轻说了一句：“要是你外婆还在就好了，她

最爱看这样的故事。”我愣在门外，鼻子一酸。

原来，母亲看的不只是短剧，那些家长里短、悲欢

离合，那些她年轻时没来得及细品的人情冷暖，都借

着小小的手机屏幕重新活了过来。她跟着哭跟着笑，

是在替自己的岁月补一场酣畅淋漓的戏。而她说“要

是你外婆还在”，我才明白，母亲也是一个女儿，也有

她想分享却再无法分享的人。

那天之后，我不再劝她少看手机。偶尔回家，还

主动问她：“最近有什么好剧？给我推荐推荐。”她

便来了精神，从第一集说起，情节人物熟稔得像讲

自家故事。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她花白的鬓角

上，她讲得投入，我听得认真，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

温柔地拉长了。

母亲迷上短剧这件事，起初我以为是她的消遣，

后来才懂得，那是她与自己和解的方式。屏幕里的悲

欢是假的，可她流过的泪和动过的心都是真的。那些

短剧，像一扇扇小小的窗，让她在暮年里望见人世的

万千气象，也让她终于在别人的故事里，安放了自己

漫长岁月中那些未曾言说的情绪。

想来人间最朴素的爱，莫过于我懂得你。她在短

剧里寻找安慰，我在她身边看着，这就很好。

有文友刚发表了一篇文章，微信群里大家都欢

欣鼓舞，可文友的一句话却让我目光停下：“相对于

发表文章，家里人更关心田间的事，能打多少粮食，

今年收成多少。”这句话，将我拉入了深深的思考。

很自然地，我想起了海子的那首《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诗里写：“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

菜。”理想往往很丰满，但现实却骨感得硌人。写作

发表，给不了你立竿见影的回报，更不能直接换来

满仓粮食。

我们挑灯创作，换来的可能只是一纸退稿信。那

一刻，何来成就感？又何来碎银几两？反观田地，那是

看得见、摸得着的踏实。你能感觉到麦田的呼吸，闻

到泥土的清香。当你捧起自己种的稻谷，那种沉甸甸

的喜悦，直抵内心。

而文字又能带来什么？是贫穷的限制，还是墨香

里的孤芳自赏？既然它不能当饭吃，不能带来一日三

餐，为何还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只为那发表后的片

刻欢愉？这让我想起陶渊明，隐居桃花源，一手拿锄，

一手执笔，那是何等的通透。可我们身处尘世，总放

不下眼前的繁华。城里人总向往“种几分田地，读书

写文”的诗意，却鲜少有人真能熬得住那份清苦。

我们也曾见过蒲松龄笔下，那些被情事牵绊、

难取功名的书生；见过范进中举后的疯癫，仿佛一

夜成名便能万古尊荣，像中了彩票般走向巅峰。可

有几人能拿一生去搏那不确定的“一夜暴富”？又

有多少人，最终活成了鲁迅笔下的阿Q。说到底，

我们终究要关心田地，多打粮食，要让家人的笑容

灿烂，让爱人穿上漂亮的衣裳，让日子过得有奔

头。这是责任，也是底气。

前几天和朋友喝茶，她的一番话让我豁然开朗。

年轻时她酷爱写作，却因拒绝安稳工作、耽误青春而

被家人反对，只能偷偷吞咽苦衷。如今成家立业再提

笔，家人不仅不反对，反而关心她的发表，夸她写出

了大家的心声，鼓励她寻找成就感。她说，她不再迷

惑，只是压力变大了。现在的文字，不再是少年的无

病呻吟，而是要变得“人间有爱，岁月如歌”。

谈来谈去，其实答案就在脚下。我们既要牵着牛

去耕地，让庄稼迎来丰收；也要守住心中的笔，让文

字找到归宿。就像陶渊明那样，让文字的收获与食粮

的收获一样，让人心旷神怡，香气四溢。

一半烟火以谋生，一半诗意以谋爱。这，才是从

内到外散发的、真正的幸福。

迷上短剧的母亲
谭梓健

一半烟火，一半诗意
乔志兵


